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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 a t u r e

頭
陀
探
路
、
迎
兒
開
後
門
給
裴
如
海
入
內
與
潘

巧
雲
幽
會
，
箇
中
行
藏
，
被
﹁
拚
命
三
郎
﹂
石
秀

看
見
。

石
秀
若
是
﹁
各
家
自
掃
門
前
雪
﹂，
便
不
會
鬧

出
人
命
。
偏
要
顧
存
江
湖
道
義
：
﹁
哥
哥
如
此
豪
傑
，

卻
討
了
這
個
淫
婦
！
倒
被
這
婆
娘
瞞
過
了
，
做
成
這
等

勾
當
。
﹂
於
是
便
往
衙
門
找

﹁
病
關
索
﹂
楊
雄
，
出

外
飲
酒
，
把
連
日
所
聞
所
見
、
懷
疑
潘
巧
雲
不
守
婦
道

之
猜
疑
告
知
，
並
叫
楊
雄
回
家
後
不
動
聲
色
，
明
日
再

作
打
算
。

楊
雄
聽
了
，
悶
在
心
中
，
恰
好
知
府
命
人
來
找
，

楊
雄
返
衙
門
後
花
園
耍
拳
棒
。
楊
雄
在
知
府
跟
前
耍
了

一
回
棒
，
知
府
大
喜
，
一
連
賞
酒
十
鍾
。
知
府
興
盡
散

去
，
眾
人
又
請
楊
雄
到
外
面
再
飲
，
及
至
晚
上
，
楊
雄

大
醉
，
眾
人
才
扶
他
回
家
。

耍
棒
賞
酒
，
並
非
甚
麼
大
件
事
，
看
來
也
不
是
頭
一

回
，
為
何
楊
雄
竟
飲
到
大
醉
？
這
只
因
聽
了
石
秀
的
一

番
話
，
借
酒
發
洩
心
中
怒
火
，
飲
到
大
醉
。

楊
雄
大
醉
回
家
，
忘
記
石
秀
叫
他
不
動
聲
色
的
提

示
。
﹁
病
關
索
﹂
只
一
個
武
夫
而
已
，
還
是
漏
了
口

風
。
潘
巧
雲
聽

，
心
中
有
了
打
算
。

到
了
五
更
天
，
楊
雄
酒
醒
要
飲
水
，
潘
巧
雲
服
侍
飲

水
後
，
一
言
不
發
，
淚
汪
汪
坐
在
床
邊
。
楊
雄
追
問
何

事
？
潘
巧
雲
乃
編
造
石
秀
對
她
非
禮
之
事
。
楊
雄
﹁
耳

仔
軟
﹂
信
以
為
真
，
反
而
疑
心
石
秀
﹁
惡
人
先
告

狀
﹂，
與
﹁
拚
命
三
郎
﹂
既
非
親
兄
弟
，
索
性
趕
走
了

事
。
及
至
天
亮
，
吩
咐
潘
公
宰
了
牲
口
醃
掉
，
屠
坊
不

再
做
買
賣
，
把
櫃
子
肉

也
拆
了
，
自
己
則
往
衙
門
簽

到
。天

色
大
亮
，
石
秀
正
要
開
舖
，
看
見
肉

、
櫃
子
全

拆
掉
。
此
人
﹁
挑
通
眼
眉
﹂，
乃
知
必
是
楊
雄
酒
後
失

言
，
被
潘
巧
雲
反
咬
一
口
。
如
果
自
己
找
楊
雄
理
論
，

楊
雄
臉
上
難
堪
，
倒
不
如
先
行
離
開
，
待
掌
握
真
憑
實

據
，
再
找
楊
雄
解
說
分
明
。

石
秀
提
了
包
裹
，
挎
了
解
腕
尖
刀
，
向
潘
公
辭
別
。

上
趟
辭
別
，
潘
公
曾
設
素
酒
挽
留
，
今
次
由
於
楊
雄
有

吩
咐
，
不
敢
留
他
。
正
所
謂
﹁
一
個
酸
梅
兩
個
核
，
今

時
唔
同
往
日
。
﹂

石
秀
離
開
屠
宰
作
坊
，
尋
了
個
客
店
住
下
，
住
了
兩

天
，
探
知
是
夜
楊
雄
當
夜
更
，
那
裴
如
海
必
然
在
頭
陀

報
訊
下
，
前
來
楊
家
與
潘
巧
雲
幽
會
。
於
是
，
睡
至
四

更
起
床
，
帶
上
那
口
防
身
解
腕
尖
刀
，
埋
伏
在
楊
家
後

巷
。果

然
，
五
更
時
分
，
頭
陀
持

木
魚
，
來
到
巷
口
，

探
頭
探
腦
。
石
秀
掩
至
頭
陀
身
後
，
尖
刀
架
在
頭
陀
頸

上
，
喝
問
是
否
裴
如
海
派
他
前
來
探
路
？
頭
陀
為
求
脫

身
，
央
求
：
﹁
好
漢
！
你
饒
我
便
說
！
﹂
石
秀
道
：

﹁
你
快
說
，
我
不
殺
你
。
﹂
頭
陀
獲
石
秀
應
允
放
自
己

一
條
生
路
，
乃
和
盤
托
出
。

有
人
會
說
，
頭
陀
不
夠
義
氣
。
這
也
難
怪
，
頭
陀
與

裴
如
海
並
非
刎
頸
之
交
，
替
他
探
路
只
收
少
許
銀

，

無
謂
為
此
賠
上
性
命
。
梁
山
泊
有
個
別
﹁
義
士
﹂
為
了

一
己
榮
華
富
貴
，
尚
可
出
賣
出
生
入
死
的
兄
弟
，
遑
論

一
個
老
頭
陀
。

石
秀
待
頭
陀
說
罷
，
乃
道
：
﹁
你
且
借
你
衣
服
木
魚

與
我
。
﹂
頭
陀
以
為
石
秀
借
了
衣
服
與
木
魚
便
放
自
己

一
條
生
路
，
正
把
衣
服
脫
下
，
已
被
石
秀
一
刀
取
命
。

到
頭
來
，
石
秀
仍
殺
了
頭
陀
，
對
一
個
普
通
的
頭
陀

亦
呃
呃
騙
騙
，
言
而
無
信
的
人
，
又
怎
配
稱
﹁
義

士
﹂。

︵
二
二
八
︶

最
近
有
兩
位
華
人
媽
媽
被
傳
誦
一
時
。

一
位
是
中
國
的
﹁
摩
托
媽
媽
﹂，
另
一
位

是
美
國
華
裔
的
﹁
老
虎
媽
媽
﹂。

一
位
從
重
慶
到
浙
江
溫
州
打
工
的
女

人
，
夢
見
六
歲
的
兒
子
在
重
慶
滿
身
鮮
血
而
不

安
，
於
是
獨
自
騎
上
摩
托
車
六
晝
夜
狂
奔
二
千
多

公
里
歸
家
探
子
。
這
種
日
有
所
思
、
夜
有
所
夢
、

愛
子
心
切
的
母
愛
，
在
內
地
輿
論
上
被
譽
為
母
愛

所
迸
發
出
的
堅
強
勇
敢
和
巨
大
能
量
的
典
型
。

這
樣
一
個
小
故
事
，
帶
出
了
不
少
社
會
問

題
。
今
年
春
運
交
通
情
況
仍
然
嚴
峻
。
報
道

說
，
眼
下
南
方
正
瀰
漫

多
年
少
見
的
大
雪
，

天
寒
地
凍
，
一
個
婦
女
，
在
公
路
上
六
個
晝
夜

﹁
千
里
走
單
騎
﹂，
嚴
重
疲
倦
駕
駛
，
是
多
麼
不

安
全
的
舉
動
！
可
是
鐵
路
、
公
路
的
交
通
工

具
，
都
是
一
票
難
求
。
愛
子
心
切
、
歸
心
似
箭

的
母
親
，
你
要
她
作
個
什
麼
樣
的
選
擇
？

還
好
，
她—

—

這
位
母
親
尚
是
壯
年
，
還
有

餘
錢
買
一
輛
破
舊
的
摩
托
車
，
還
有
駕
駛
的
技

術
。
更
多
的
沒
有
條
件
又
無
助
的
母
親
又
該
怎

麼
辦
？

美
國
耶
魯
大
學
法
學
院
的
講
座
教
授
蔡
美

兒
，
最
近
出
版
了
一
本
以
﹁
中
國
方
式
﹂
教
育

兩
個
女
兒
的
回
憶
錄
︽
老
虎
媽
媽
的
戰
歌
︾，
在

美
國
轟
動
一
時
。
這
種
與
美
國
人
放
任
自
流
的

教
育
子
女
截
然
相
反
的
模
式
，
當
然
引
起
很
多

爭
論
。
蔡
美
兒
教
育
女
兒
讀
書
、
學
鋼
琴
、
小

提
琴
，
不
准
她
們
夜
不
歸
宿
、
不
准
看
電
視
玩

電
腦
遊
戲
，
規
定
女
兒
要
做
的
，
絕
不
通
融
，

亦
不
准
打
折
扣
。
要
她
的
小
女
兒
彈
一
首
難
度

較
高
的
曲
子
，
老
是
彈
不
好
，
母
親
就
是
毫
不

讓
步
，
要
她
彈
到
深
夜
。
結
果
兩
個
女
兒
都
在

音
樂
上
頗
有
成
就
，
並
且
樣
樣
功
課
得
A
。

蔡
美
兒
教
育
子
女
的
方
式
在
美
國
引
起
很
大

爭
論
，
許
多
人
大
罵
她
是
個
﹁
瘋
婆
子
﹂，
說

﹁
她
到
底
是
個
母
親
還
是
個
惡
魔
？
﹂
許
多
人
認

為
她
的
教
育
方
式
是
虐
兒
，
但
她
卻
津
津
樂

道
，
認
為
這
是
中
國
媽
媽
成
功
之
道
。
也
有
不

少
人
認
為
中
國
媽
媽
和
西
方
媽
媽
的
教
育
子
女

之
道
可
以
融
和
貫
通
，
各
取
所
長
，
因
材
施

教
。
香
港
是
一
個
中
西
文
化
匯
合
之
地
，
教
育

子
女
方
式
，
的
確
可
以
參
考
中
國
和
美
國
的
。

每
一
個
宗
教
都
有
慶
典
，

今
年
的
道
教
慶
典
，
從
三
月

十
三
日
起
展
開
，
那
天
是
舉

行
開
幕
禮
，
並
且
從
深
水

至
尖
沙
咀
有
花
車
大
巡
遊
。

道
教
，
一
般
人
的
印
象
相
信
受

電
影
和
電
視
劇
的
影
響
較
大
，
以

為
就
是
茅
山
術
、
鍊
丹
成
仙
和
做

做
功
德
法
事
。
並
不
知
道
原
來
這

是
中
國
的
傳
統
宗
教
，
崇
拜
多
個

神
明
，
所
以
是
多
神
教
的
形
式
。

雖
然
崇
拜
多
神
，
但
卻
不
會
為
爭

誰
是
真
神
的
唯
一
而
生
出
事
端
，

更
能
包
容
其
他
宗
教
。

道
教
的
宗
旨
是
成
仙
和
救
世
濟

人
，
源
於
春
秋
戰
國
時
代
的
諸
子

百
家
，
自
漢
代
起
才
有
教
團
產

生
，
其
中
奉
老
子
為
道
德
天
尊
，

把
道
德
哲
學
家
的
老
子
神
化
。
到

了
南
北
朝
時
代
宗
教
形
式
開
始
完

善
。講

到
道
，
很
多
人
都
會
想
起
老

子
說
的
道
可
道
非
常
道
，
但
對
這

萬
物
起
源
的
道
，
究
竟
是
什
麼
，

觀
念
都
模
糊
得
很
。

香
港
有
個
﹁
道
教
聯
合
會
﹂，

除
了
辦
活
動
之
外
，
推
廣
道
德
教

化
不
遺
餘
力
，
且
更
希
望
能
夠
把

道
教
的
道
祖
太
上
老
君
的
誕
辰
，

列
為
法
定
假
日
。

我
贊
成
把
這
天
列
為
假
日
，
不

是
因
為
假
期
可
以
多
一
天
休
息
，

而
是
香
港
在
殖
民
時
期
，
把
西
方

宗
教
的
許
多
節
日
都
列
作
假
期
，

回
歸
後
更
將
佛
誕
也
列
為
假
日
。

但
是
，
這
個
真
真
正
正
屬
於
中
國

本
土
產
生
的
道
教
，
為
何
獨
獨
不

能
列
為
假
日
呢
？
佛
教
也
和
西
方

宗
教
一
樣
，
都
是
外
來
的
。
為
什

麼
自
己
的
教
卻
不
能
列
作
假
日
？

這
不
是
說
不
過
去
嗎
？

太
上
老
君
是
哪
一
天
生
日
？
今

年
的
三
月
十
九
日
。
但
願
明
年

起
，
年
年
的
三
月
十
九
都
是
假

日
，
因
為
這
才
是
道
地
的
中
國
宗

教
假
日
啊
。

﹁
又
是
一
年
三
月
三
，
風
箏
飛
滿
天
，
牽

我
的
思
念
和
夢
幻
，
走
回
到
童
年⋯

⋯

﹂

這
首
歌
曾
經
伴
隨

女
兒
成
長
。
如
今
陽
春

三
月
，
萬
里
晴
空
又
見
一
隻
隻
翩
翩
起
舞
的

風
箏
，
女
兒
卻
在
外
地
讀
書
，
她
就
像
一
隻
放
飛

的
風
箏
時
刻
牽
動

我
的
心
。

不
光
今
人
喜
歡
放
風
箏
，
古
人
閒
時
也
有
放
風

箏
的
閒
情
雅
致
。
風
箏
古
稱
風
鳶
，
亦
稱
紙
鳶
，

起
源
於
我
國
春
秋
時
期
，
距
今
已
有
兩
千
多
年
歷

史
。
五
代
時
李
鄴
﹁
於
鳶
首
以
竹
為
笛
，
使
風
入

竹
，
聲
如
箏
鳴
，
故
名
風
箏
。
﹂﹁
柳
條
搓
線
絮
搓

棉
，
搓
夠
千
尋
放
紙
鳶
。
消
得
春
風
多
少
力
，
帶

將
兒
輩
上
青
天
﹂，
明
代
詩
人
徐
渭
將
一
個
慈
父
帶

一
群
天
真
爛
漫
的
孩
子
一
起
紮
風
箏
、
放
風
箏

的
天
倫
之
樂
躍
然
紙
上
。
清
代
詩
人
高
鼎
的
﹁
草

長
鶯
飛
二
月
天
，
拂
堤
楊
柳
醉
春
煙
，
兒
童
散
學

歸
來
早
，
忙
趁
東
風
放
紙
鳶
﹂，
與
徐
渭
的
詩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妙
，
語
言
卻
更
加
樸
實
，
讀
起
來
朗

朗
上
口
，
如
同
身
臨
其
境
。

春
天
我
也
喜
歡
帶
上
風
箏
到
郊
外
去
放
飛
。
那

裡
空
氣
清
新
，
春
光
明
媚
，
綠
色
的
田
野
一
望
無

際
，
放
風
箏
的
人
還
真
不
少
，
有
頤
養
天
年
的
老

者
，
有
偷
得
浮
生
半
日
閒
的
中
年
人
，
還
有
攜

稚
氣
孩
童
的
年
輕
夫
婦
。
大
多
數
人
放
的
是
那
種

式
樣
簡
單
的
平
面
風
箏
，
我
放
的
是
自
製
的
串
式

蜈
蚣
風
箏
，
分
頭
、
身
、
尾
三
個
部
分
，
身
子
為

主
體
，
由
三
十
節
圓
片
形
的
單
體
像
串
糖
葫
蘆
似

的
串
在
一
根
線
上
，
做
這
隻
風
箏
用
了
我
一
整
天

的
時
間
。
我
的
風
箏
由
於
體
形
長
、
飛
得
高
，
相

當
引
人
矚
目
，
這
也
讓
我
這
個
風
箏
主
人
得
意
了

一
番
。
我
還
看
見
一
位
小
伙
子
放
一
種
需
要
高
超

操
縱
技
巧
、
帶
哨
的
雙
線
風
箏—

—

百
鳥
朝
鳳
。

這
種
風
箏
飛
不
高
，
卻
需
要
很
強
的
風
力
。
小
伙

子
動
作
嫻
熟
，
兩
手
左
右
拉
動
，
使
得
風
箏
上
下

翻
飛
，
發
出
的
尖
叫
聲
猶
如
箏
鳴
，
響
徹
雲
霄
，

他
自
豪
地
說
他
的
這
隻
風
箏
在
濰
坊
風
箏
節
上
還

得
了
獎
。

放
風
箏
不
但
需
要
不
停
地
跑
動
，
還
要
隨

風

勢
放
線
和
收
線
以
保
持
風
箏
穩
定
，
同
時
也
要
左

顧
右
盼
提
防
被
別
人
的
風
箏
纏
線
。
放
風
箏
讓

手
、
眼
、
身
、
心
都
得
到
運
動
，
促
使
血
液
循

環
，
提
高
關
節
反
應
能
力
，
是
一
項
很
好
的
體
育

運
動
，
益
於
健
康
。
父
親
六
十
多
歲
了
，
今
年
在

我
的
鼓
動
下
也
去
放
風
箏
，
成
了
風
箏
場
上
的
老

頑
童
，
他
說
自
己
徜
徉
在
綠
葉
黃
花
的
田
野
上
，

陶
醉
在
陽
光
明
媚
的
春
風
裡
，
放
飛
的
不
僅
僅
是

色
彩
斑
斕
的
風
箏
，
還
有
一
顆
未
泯
的
童
心
。

風箏飛滿天

好
友Janny

開
始
約
會
新
男
友
。
令
她

驚
喜
的
是
與
她
過
往
交
往
的
男
友
相

比
，
新
男
友
的
生
活
智
商
甚
高
。

生
活
智
商
與
實
際
智
商
無
關
。
生
活

智
商
不
是
由
甚
麼
學
術
性
的
智
力
測
試
量
度

出
來
的
，
這
是
關
於
聰
明
地
生
活
、
能
否
獨

立
應
付
生
活
上
的
一
般
事
情
，
是
關
乎
生
活

常
識
以
致
街
頭
智
慧
。

但
不
是
所
有
成
年
人
都
擁
有
生
活
智
慧
。

在
今
日
的
社
會
裡
，
男
男
女
女
，
不
管
是
廿

多
、
三
十
多
或
四
十
多
歲
，
其
生
活
智
商
出

奇
地
低
。
一
些
每
天
生
活
裡
或
工
作
上
所
必

需
的
基
本
智
慧
，
竟
然
通
通
不
曉
！
譬
如
：

到
期
前
繳
付
燃
費
單
、
換
領
駕
駛
執
照
、
回

覆
親
友
的
約
會
邀
請
、
記
得
去
投
票
、
不
留

垃
圾
在
家
過
夜
等
等
。
認
識
一
些
生
活
智
商

甚
低
的
人
，
他
們
不
懂
燒
開
水
、
處
理
家
中

電
話
線
路
故
障
、
找
公
車
路
線
、
忘
記
汽
車

登
記
到
期
、
不
知
道
如
何
索
賠
醫
療
保
險
、

社
交
上
不
懂
向
人
問
好
、
交
談
、
甚
至
問
路

等
。生

活
智
商
亦
跟
性
別
無
關
。
當
夫
婦
兩
人

的
生
活
智
商
有
顯
著
不
同
，
怨
恨
就
會
逐
漸

成
長
。
據
研
究
顯
示
，
長
期
共
同
生
活
本
身

就
可
以
令
你
的
智
商
下
降
，
夫
婦
如
是
，
父

母
子
女
如
是
，
兄
弟
姐
妹
如
是
，
無
一
例

外
，
直
至
有
一
天
為
某
種
原
因
需
要
獨
自
生

活
時
，
才
會
覺
醒
。

一
個
離
婚
的
朋
友
說
：
﹁
若
不
是
我
與
前

夫
的
婚
姻
結
束
，
這
十
七
年
來
我
對
金
錢
毫

無
概
念
，
我
有
個
兒
子
、
一
份
合
意
的
工

作
，
可
以
說
是
聰
明
能
幹
，
但
不
知
何
故
，

我
對
個
人
理
財
簡
單
如
自
動
繳
費
都
一
竅
不

通
，
只
因
為
一
直
都
覺
得
這
是
丈
夫
做
的

事
，
我
花
了
至
少
一
年
時
間
，
重
新
學
習
這

些
生
活
瑣
細
。
﹂

您
如
何
評
價
自
己
的
生
活
智
商
？

生活智商

在我的世界裡，埃及是個夢。
夢來自它輝煌的歷史。
不是麼？任何一個上過小學的中國人，有誰不知道

埃及是「人類四大文明發源地之一」？有誰不知道金
字塔？當然，也有不少人知道《一千零一夜》，甚至
知道木乃伊和埃及艷后。
恐是惺惺惜惺惺緣故，同是文明古國後裔的我，多

年來，先後做了「一千零一夜」個埃及之夢。卻不料
一夢醒來始後覺，「夢境」像「夢鏡」一樣被摔得粉
碎。不過，破碎的「鏡片」仍然是「夢的碎片」，於
是，我把它拾起來，穿綴成一串。

（一）
去年四月的一個晚上10時許，飛機降落在開羅機

場。正值旱季初臨，歡迎我們的除了滿臉堆笑的接機
人，還有溫熱的晚風和多情的沙子。
接機人打 中文紙牌，我們老遠就看到，上前與他

打招呼，他嘿嘿傻笑 ，連比帶劃，烏裡哇啦，一邊
給我們指汽車的位置，一邊為我們搬運行李，熱情得
像個友好的啞巴。我有些不快：瞎搞！怎麼來了一個
不會說中國話的傢伙？掏出手機打給接待方負責人，
對方告訴我，來人是導遊助理。請放心，他會很負責
地把我們帶到賓館的。我納悶，導遊還需要助理？不
會說中國話助哪門子理啊！
麵包車順 等級不算高的高速公路駛向開羅市區，

七轉八拐，左搖右晃，把我們搞得暈暈乎乎。窗外時
明時暗的燈光使人弄不清身在己國的鄉鎮還是他國的
都市。
假日酒店到了，這是一座四星級世界連鎖酒店，赭

紅色的牆體在聚光燈的照射下，輪廓巍峨，富麗堂
皇。
車在大院門崗前停下，崗亭裡走出兩個人和一條

狗，一人牽 狗，圍 我們乘坐的中巴車作圓周運
動。另一個大鬍子兵手持AK47衝鋒槍驗查司機證
件。這情景令我們有些緊張，疑是遇上恐怖事件。不
過很快醒過神：那狗在嗅車上是否有毒品，那人則是

門衛啊！緊繃的神經一鬆弛，就有人戲謔，這是住賓
館哪，還是進軍事基地？！
事情還沒完。汽車過了有人有槍有狗的門崗，停在

大堂前，我們取下行李往裡走，又被門禁攔住，他示
意要排隊。我們引項往大堂裡望，玻璃門後還有兩個
與飛機場一樣的X光安檢門。我們依次把行李放在傳
送帶上，人從門中走過，蜂鳴器滴滴響起，身穿黑制
服保安拿 紡錘般的檢測棒，在周身晃來晃去，襠部
也不放過。此時，我覺得不是來到軍事基地，而是進
了監獄。
導遊助理確實熱情，他的阿拉伯啞語和伊斯蘭手勢

讓我們又費力又費時，等我們把自己扔在席夢思上，
眼一睜太陽已丈把高了。
開羅是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城市，大開羅包括

赫勒萬、邁阿迪、納賽爾、阿拉姆、齋月城、十月六
日城等衛星城，面積達1200平方千米，人口近2000
萬。
開羅古稱「城市之母」，阿拉伯人叫做「卡海勒」，

意為征服者或勝利者。開羅的形成，可追溯到公元前
約3000年的古王國時期， 前身是福斯塔特城，641年
由阿拉伯人創建。969年，從突尼斯入侵的一支伊斯
蘭人在其北建立了一個長方形新城——曼蘇里耶城。
973—974年，法蒂米德哈羅定都於此並更名開羅。
1179年薩拉丁王朝時得到擴展。自1260年開始，成為
馬穆魯克王朝的都城，這一時期修建了大量建築物，
許多保存至今。1517年土耳其入侵，開羅開始衰落。
1805年穆罕默德．阿里王朝復定都於此，1822年落入
英國人之手，直到1922年，埃及成為獨立的王國。從
19世紀60年代起，開羅採納法國城市設計規劃，加快
了歐化、西化步伐，帶 中世紀的古色步入現代社
會。
漫步開羅街頭，遠古的遺跡，現代的建築，各種膚

色的人，各種式樣的服飾，令人眼花繚亂。西方人，
男的西裝革履，女的敞胸露懷；本地人，男的寬袍大
袖，儼然古風，女的全身黑紗裹身，只露兩眼，偶爾
還見騎 毛驢的村姑和趕 毛驢車的老漢在成群的拉

達牌小汽車旁徜徉。
開羅是古代文化和現代文明、東方風情與西方格調

相融合的城市，歷史與現實錯雜難分。古埃及、古希
臘、古羅馬和濃烈的伊斯蘭文化以及舊古開羅的殘跡
和現代摩天大樓、霓虹酒吧、紙醉金迷交織成一幅斑
斕的風情畫。
我們的中巴在市區穿行，一個奇怪的現象使我們的

勃勃興致打了折扣，我們發現許多居民住宅樓，亂七
八糟，密密麻麻的，你挨 我，我傍 你，一棟緊挨
一棟。站在陽台上，不僅可以與隔壁樓房的人說話，
而且可以握手，人稱「握手樓」。更要命的是這些樓
大多是半拉子工程，有的蓋了上十層，有的蓋了兩三
層，樓頂杵 裸露的鋼筋，窗戶翻捲 簡易油漆，門
上釘 塑料紙。多數已有人居住，就是不竣工。我百
思不得其解，喋喋問導遊，他開始笑而不答，在我的
追問下，他挺不情願地告訴我，那是老百姓自己蓋的
房子。在埃及，土地是私人的，老百姓在自己的土地
上蓋房子，政府一般不會干涉。我繼續問，怎麼盡是
些半拉子工程？導遊說，埃及沒有計劃生育一說，每
個家庭至少有三四個兒子。按當地風俗，兒子結婚
時，父親要準備好新房。但是一下子把三四個兒子的
新房全蓋起來，大多家庭都沒這個能力。所以，聰明
的父親們就像收割莊稼一樣，成熟一茬收割一茬，大
兒子結婚時蓋一層房，過幾年二兒子結婚時再加蓋一
層，逐次類推，我們就看到了如此多的半拉子樓房。
導遊見我還是懵懵懂懂的，又神秘兮兮補充一句，房
子不竣工還可以不交稅呀。
我這才恍然，心想，土地私有也說不上多好，全世

界著名的歷史文化古城，被貼膏藥似的，把一
幢幢半拉子樓房貼在市區，自由倒有了，可畢
竟有礙市容，有失斯文，就像美麗的埃及艷
后，漂亮的臉蛋上老糊 一塊塊膏藥，你能說
她傾國傾城嗎？

（二）
埃及國家博物館是來訪者必到之處。
博物館坐落在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這座

宏偉的歐式建築於1902年建成，是世界上最著
名、規模最大的古埃及文物博物館。該館收藏
了5000年前古埃及法老時代至公元六世紀的歷史
文物25萬件，其中大多數展品年代超過3000年。
博物館分為兩層，包括100餘個展廳和一個大

型圖書館。博物館入口的設計融入了古埃及藝術的特
徵：大門的外廓是一個圓形拱門，拱門兩側的壁龕中
各有一個將法老形象歐式化的浮雕，其中一個持有紙
莎草，另一個持有蓮花，分別象徵古代埃及的南北
方。博物館的花園中，擺放 許多著名埃及學者的塑
像以及斯芬克斯像、方尖碑、石刻等。
這天可能是個宗教假日，參觀的人很多，外國女遊

客經受不住非洲陽光的直射，個個把衣服精簡到最節
約的地步，僅留幾個條條帶帶。豐滿胴體的凸凹之處
亂彈亂跳，彷彿隨時就會有部件衝出束縛，掉在地
下。伊斯蘭世界的女人們則 長袍，拖長裙，頭裹花
色方巾，恨不得把每個毛孔都捂得暗無天日。我們站
在她們身後，磨練 自己的嗅覺承受力，這些肌膚袒
露和密不露皮的女人身上那種西方香奈兒和中東香檀
味兒混合的氣體，翻江倒海往你鼻孔裡鑽，有時你被
沁得渾身發酥，有時你恨不得戴上口罩。
進大門照樣需要安檢。我們被人流簇擁 ，腳步有

些踉蹌。臨近門口，一串不熟練的中國話鑽進耳鼓：
清涼油、清涼油。抬頭一看，穿 警服的保安把手伸
在我們面前，笑嘻嘻地喊道，清涼油、清涼油。原來
他向我們索要中國藥品清涼油。我暗自好笑，從兜裡
摸出一盒，遞到他手中，他連聲說，謝謝，謝謝。高
興的樣子彷彿得到的不是一盒清涼油，而是一塊金
子。
這位保安得到清涼油，笑眯眯示意我們通過，不料

四五個保安圍上來，齊聲喊，清涼油、清涼油。我們
哈哈大笑，掏光了衣兜裡清涼油分給他們，他們個個
像得到了寶貝。

「惡人先告狀」

兩位媽媽

韋基舜

客聚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
溫
哥
華
下
了
今
冬
最
後
一

場
大
雪
，
整
個
城
市
覆
蓋
在
雪
花
之
下
，
一
片

白
茫
茫
。
六
小
妹
翌
日
大
清
早
趕
忙
起
床
，
早

餐
還
來
不
及
吃
便
走
出
大
門
清
理
佈
滿
前
院
的

積
雪
，
她
只
從
門
前
當
中
開
始
，
用
雪
耙
把
雪
剷
向

左
右
兩
邊
，
中
間
騰
出
小
路
出
入
，

然
後
再
清
理
屋

前
面
向
大
街
的
行
人
路
，
範
圍
止
於
房
屋
佔
地
界

線
。
我
揶
揄
她
﹁
只
理
自
家
門
前
雪
﹂，
小
妹
無
奈

說
：
﹁
我
們
自
己
做
好
便
算
，
萬
一
有
路
人
經
過
，

在
沒
有
掃
雪
的
住
戶
門
前
滑
倒
，
就
可
能
被
起
訴

了
。
﹂

談
起
來
，
才
知
道
監
管
清
理
積
雪
，
原
來
加
拿
大
不

同
城
市
各
有
不
同
標
準
。
溫
哥
華
天
氣
一
向
較
暖
，

下
雪
機
會
不
多
，
沒
加
拿
大
其
他
城
市
那
麼
嚴
重
，

市
政
府
清
理
積
雪
的
設
施
，
就
不
如
多
倫
多
完
善
。

久
居
多
倫
多
的
大
姊
說
，
當
地
大
部
分
行
人
路
都
由

市
政
府
負
責
清
理
，
在
大
雪
紛
飛
的
日
子
，
他
們
就

會
派
出
小
車
巡
迴
各
區
剷
除
積
雪
，
市
中
心
有
些
民

房
比
較
密
集
，
小
車
不
能
進
入
狹
窄
的
行
人
路
，
就

得
由
物
業
擁
有
者
自
行
負
責
，
積
雪
必
須
在
雪
停
後

十
二
小
時
內
掃
除
。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獨
居
長
者
和
傷

殘
人
士
，
則
可
要
求
市
政
府
派
員
清
理
。
清
理
次
序

以
高
速
公
路
優
先
，
而
後
到
大
街
、
橫
街
至
小
巷
。

至
於
屋
前
大
門
通
往
街
上
的
路
段
雖
然
是
私
人
地

方
，
無
論
多
倫
多
或
是
溫
哥
華
，
住
戶
都
必
須
清
理

出
一
條
小
路
讓
郵
差
可
以
進
入
，
否
則
，
他
們
有
權

不
進
入
那
家
民
居
派
信
。

筆
者
想
起
中
國
有
句
成
語
：
﹁
各
家
自
掃
門
前

雪
﹂，
今
日
許
多
人
都
拿
來
比
喻
那
些
只
顧
自
己
不
理

他
人
的
自
私
行
為
。
可
是
來
到
這
裡
，
卻
感
到
這
句

話
是
管
理
的
最
佳
寫
照
。
只
要
每
家
人
都
自
律
，
社

會
才
能
夠
維
持
良
好
的
秩
序
；
至
於
﹁
莫
管
他
人
瓦

上
霜
﹂，
人
家
的
屋
頂
，
當
然
是
其
他
人
的
禁
區
，
如

何
可
以
去
干
預
。
在
今
天
事
事
講
求
私
隱
的
年
代
，

上
述
兩
句
成
語
更
是
立
身
處
世
必
然
要
學
習
的
事
，

人
人
做
好
自
己
，
不
要
隨
意
探
測
人
家
的
事
，
便
是

對
社
會
最
大
的
貢
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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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坤

吳康民

語絲

■埃及國家博物館是
必到之處。 網上圖片


